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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德奥土地上，便会想到莱辛、歌德、席勒，想到路德维希二世与瓦格纳的‘相

遇’，想到他们的信念：“剧院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它应该是文化的中心所在，而

不是无益的消遣。”于是他们达成共识——通过剧院再造德国。 

 

若无此信念，这里如何能产生莱因哈特、瓦格纳、布莱希特，还有不胜枚举的剧场

艺术家？当一次又一次走近这块土地时，发现剧场是这里普通人生活的一个部分，

剧场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个精神场所，有如教堂般的倾诉之地，接受着这一独特空

间的次次洗礼！ 

 

旅德学者李亦男说：“剧场的社会责任感不光是狂飙突进时期为德国文化留下的光

辉遗产，也是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剧场工作者所要明确的首要创作出发点。我们在为

一部舞台作品作戏剧构作的时候，要首先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这个作

品对于我们今天的观众有什么意义，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什么意义，对于

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剧场不是博物馆，不是寻找文本“原义”、拷贝

陈词滥调、堆砌词藻、炫耀演技、展示金钱、进行机械模仿、提供所谓的“高雅文

化消费”的地方。剧场是今人的聚会，是我们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消费社会中能够直

溯心灵的地方，能够找回人之为人的尊严的地方。” 

 

今年德奥这块戏剧热土上的公众知识分子们将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焦点放在了人类戏

剧的源头：古希腊神话。为什么要回溯到古希腊呢？难道又是一次启蒙？于是想到

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 

“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 

 “当这个世界被遗忘的时候，野蛮状态总是重现。正如一艘船，一旦割去其系泊的

缆绳，就会在风浪中无目标地飘荡一样，我们一旦失去同古代的联系，情形也是如

此。”  

2010年为萨尔斯堡艺术节90周年纪念，也是萨尔斯堡艺术节总监于尔根·弗利姆最

后一届任期，他说到：“过去的四年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理智的背面"，之后的几年

我们在思考，爱是否能够战胜死亡，我们观察，我们如何和它们之间的抗衡周旋。

为此我们在接下来的夏季音乐节里，将”神话“作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所有的剧目

都将以特别的方式映照出这一命题。今年我们如同人类学家般将开启一扇门，去发

现和唤醒我们的源头，以及历史、人文的矛盾之处。我们努力探寻连接今日和记忆

深处之间的通道，以及展示悲剧的古老命题：永恒性和关联性。”在希腊神话中的

众神都具有人性，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



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

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

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

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希腊文学土壤的希腊神话，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

远且重要的影响。 

 

走进 2010 年全新版格鲁克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开始了一次希腊神话的回望。

随着四面开合的黑幕升起，由局部的方形小视点随音乐渐进为一个空旷的格局。随

之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呈现眼前。那便是希腊的色调，蓝与白，分居

而置。在白色几何台框下，爱琴海的波澜依偎着蓝色的线条轻盈绽放。随视线的深

入，你便置身在爱琴海这个古老的神话故事之中，环绕的湛蓝背景将舞台围合，奥

菲欧这个古希腊著名的音乐家、歌手，在墓前悲痛地哀悼死去的妻子尤丽迪茜。第

一幕：尤丽迪茜之墓。 

 

刚沉浸在“爱琴海”之中，色调断然由湛蓝转入昏黄的第二幕：在冥府死人居所之

地。几面纵贯空间的镜面折射着冥府中哀怨的魂灵。魂灵们的现代着装，有如你家

邻里刚刚过世的叔婶，一种世间生活的常态。一缕天梯，由台口前沿缓缓降入下方

混沌的世界，奥菲欧渗入音乐的情绪，渐渐由上至下慢入阶梯。他是要用动人的歌

声救回爱妻。导演与视觉设计师们（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的色彩处理

也像是一次音乐的变奏，空间由昏黄的冥府瞬间转入到幽静、晴朗的天堂。原来天

堂是这般的清澈见底，天堂中的路人在舞台后区行走于高度反光的地面上，天地一

色。奥菲欧站在舞台中域远远地眺望这个心地纯洁之人所居的“愉悦谷”。众神们端

坐于水晶宝座之中，给奥菲欧善意的启示。 

 

第三幕：洼地。深蓝色休闲装的奥菲欧牵着正红色衣裙的尤丽迪茜，尽显着男人的

率性和女人的炙烈。他头也不回地牵着爱人的手在爱琴海湖面上行走。环形围合空

间上附着精致的蓝色海浪，速写线条般的幽蓝海浪夹杂着丝丝湛白，将人类感情世

界的幽深描摹地如此准确。这样的舞台绘景完全可堪称为绘画上的杰作。尤丽迪茜

忧伤地呤唱，希望爱人对她的回望。奥菲欧难掩其隐，只能一味地行走。女人的误

解终究导致又一次的死亡。爱神感动于奥菲欧爱情的力量，将尤丽迪茜复活。皆大

欢喜。 

 

尾声的处理，导演将情爱关系中的种种可能表现的淋漓尽致。欢喜的结局并不代表

人生将平静般缓行。于是在舞台 6扇门里分别走出了：老年夫妻、青年情侣、同性

恋人、老夫少妻等多种情感形态，他们恩爱着、亲昵着、纠缠着、争吵着、伤害着。。。。。。

在众生相的过程中，落幕。 

 

如没有对于宇宙的认知作为支撑，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戏剧怎么可能像一个参天大树

一样，如此枝繁叶茂，完整统一，每一个处理都有条有理地依附在这棵大树上。没

有多余、没有炫技、没有矫情、没有虚张声势，有的仅仅是静穆的单纯。近代欧洲



最早对于古希腊造型艺术进行研究的启蒙思想家文克尔曼曾提及的“希腊艺术高贵

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可以概括萨尔斯堡这部新制作的全貌。格鲁克也就是在与他

同时代的文克尔曼和莱辛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感召下，与剧作家卡尔扎比吉追寻着古

希腊纯正、高贵的戏剧理想，通过歌剧表现“真实、淳朴、和自然的真谛。” 

 

两位年过七旬艺术家，导演迪特·多恩曾任德语区重要的戏剧院——慕尼黑室内剧

院和巴伐利亚国立剧院的艺术总监，和他长期合作的伙伴舞台设计师于尔根·罗斯，

也是德语区重要的剧场艺术家。除了感觉到他们艺术上的举重若轻和创作上的清澈

之外，便是生命深处的那些无声之言。 


